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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贾府的老爷们大多好
色，但作派各有不同。要说
贾琏，差不多可以用来定
义现在人喜欢说的“渣男”
这个概念；换言之，他几乎
是“渣男”的标本。
作为渣男，贾琏好色

的第一个特点是口味粗
滥，是个女的，有几
分姿色，就能上。
《红楼梦》写琏

二爷滥情的第一个
故事，发在他和凤
姐的女儿生病期
间。小孩子出天花，
这在古代是很凶险
的病，需要供奉痘
疹娘娘，保佑孩子
平安，这时有许多
忌讳，其中重要的
一条，是夫妇不可
以同房。

贾琏独寝难
熬，就要找花样。找
了谁呢？荣国府内
有一个只知胡乱喝
酒的厨子，人称作
“多浑虫”，他老婆
人称“多姑娘儿”，却是美
貌异常，轻浮无比。这多姑
娘号称把荣国府的男人几
乎全部考察过了，贾琏也
排在众人后面上了她的
炕。女的淫态浪言，男的丑
态毕露，书中说，一时事
毕，“两个又海誓山盟，难
分难舍”。像真的一样。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他

老婆生日那天。因为老太
太心疼凤姐平日管事辛
苦，让人把庆生宴办得格

外热闹些。贾琏知道他老
婆一时回不来，就趁这个
空隙临时找个乐子。找谁
呢？鲍二家的，又一个仆人
的老婆。两块银子，还有些
别的财物，派个小丫鬟悄
悄地叫她进来。两个人干
着丑事，一面还嘲骂王熙

凤，说她是“阎王老
婆”，是“夜叉”。

这一回不凑
巧。王熙凤酒喝多
了撑不住，提前回
来，撞破了二爷的
好事。一场大闹，逼
得贾琏拔出剑来喊
着要杀人，结果被
邢夫人喝骂一声
“下流种子”，把剑
给夺了。二爷拿把
剑装疯卖傻，没人
当真。
贾琏在荣国府

帮着贾政管事。他
还捐了个五品的同
知，说起来也算是
朝廷命官，国家高
级干部。这么个身

份，自家仆人的老婆也要
弄，还不是渣男吗？
作为渣男，琏二爷好

色的第二个特点，是马虎、
懒散；他对女人很不认真，
对自己也很不认真。
前面说贾琏跟多姑娘

鬼混，完了不仅“山盟海
誓”，多姑娘甚至剪了一绺
青丝给他，作为两情相好
的信物。我怀疑你读到这
里就被吓着了。但他们这
么做的时候也许气氛很

好，完了谁也不当真。平儿
给贾琏整理衣物，一抖落，
那绺青丝就从枕头里掉了
出来。估摸琏二爷第二天
就把它给忘了。

跟鲍二家的鬼混，贾
琏倒是派了一个小丫鬟望
风。但这远远够不上严密。
以至王熙凤到了窗下，两
个人还在床上蛮有风趣地
诅咒她呢！这么一马虎，让
鲍二家的送了命。

而尤二姐之死，同样
是因为琏二爷对女人马虎。
说起来，贾琏对尤二

姐真是动了情的，而且他
又把二姐纳为妾，在古代
属于正式婚姻关系，这跟
他平时随便叫个女人鬼混
不一样。当王熙凤把二姐
骗入荣国府之后，机关算
尽，一心要除掉她，当时二
姐的处境非常危险。
能够保护二姐的人只

有贾琏。不管王熙凤多么
厉害，可是“夫为妇纲”是
社会常规，是意识形态。二
爷若肯用心爱护尤二姐，
办法总还是有的。可是，贾
琏没有长情。因为他老子
贾赦把一个叫秋桐的丫鬟
赏给了他，二爷尝新要紧，

兴头上哪还顾得了尤二
姐？终于令二姐死于凤姐
的借刀杀人之计。二姐死
了以后，贾琏倒是痛哭过
一场。由此可见，不能认为
渣男不会伤心。
贾琏是个优柔寡断的

人。我们为他说一句好话，
就是：优柔寡断的人总是
有几分善良。譬如，贾赦想
要霸占石呆子收藏的几十
把文物级的扇子，先是让
贾琏去想办法。可是石呆
子一身的呆气，贾琏怎么
也办不成。后来让
贾雨村去办，轻而
易举就夺过来了。
区别就在于，过于
伤天害理的事，贾
琏下不了手，而贾雨村对
此毫不在乎。

琏二爷的这种善良，
自然也表现为怜香惜玉之
心。看到女孩所遇非人，他
会感到不平。譬如香菱，美
丽、善良而又文雅，却被粗
野而蛮横的呆霸王薛蟠收
为妾，贾琏就说呆霸王“玷
辱”了香菱。这说得很对。
再有，王熙凤的陪嫁仆人
来旺的儿子想娶丫鬟彩霞
为妻，因为来旺夫妻是王
熙凤的亲信，贾琏开始是
赞成的。后来，他知道这小
子相貌丑陋、一无所能，却
尽干坏事，便不愿意让好
好一个女孩被那坏小子糟
蹋了，态度也是好的。

不过，我说这些，并不
是为了表扬贾琏，而是要
说他作为渣男的第三个特
点。就是，他那种与优柔寡
断共生的善良从来不发生
作用。香菱的事，他就是叹
一口气罢了；旺儿小子想
娶彩霞的事，他已经打算
阻止了，只是被王熙凤奚
落了一句，他也就放开了。
彩霞会掉进火坑，这终究
关二爷什么事？所以你可
以认为，渣男的善良几乎
没有意义。

王熙凤与贾
琏这对夫妻，性格
很不相同。凤姐强
势而霸道，有时近
于毒辣。她在小说

里欠下了好几条人命；贾
琏则优柔寡断，没有主动
干过什么坏事。但有一点
必须看到，任何女人，包括
王熙凤，只要沾上琏二爷，
就没有好结果。这是由渣
男的特性决定的。所以，不
要碰渣男。

最后还要说，标准的
渣男不能是粗蠢之物。他
们大抵是仪态风雅，谈吐
机智，顾盼生姿。作为渣
男，他们感觉到自己的优
越性，认为自己到处找女
人，只是多情，并非下流。
贾琏是这副模样；从西洋
小说里，我们也可以找到
类似的角色。想一想，这很
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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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札记

肠 粉
西 坡

    到茶餐馆不点肠粉，仿佛到川菜馆不点麻婆豆腐。
肠粉在老广的眼里平常得就跟老上海人吃碗小馄

饨似的，谁会拿它当回事儿地咋咋呼呼昭告天下？“早
上我可是吃了肠粉啦”———试着瞅瞅周边的人看自己
的异样眼神，一整天感觉都不好了。

但在上海就不一样，吃肠粉是件很庄严的事儿。点
肠粉前，总得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回事儿；退一步，功课没
做好，临时抱佛脚的话，瞄一眼隔壁桌的肠粉长啥样儿
绝对需要：在本地，不作特别说明，“肠”，往往就代表了
“大肠”，相当多的人好那一口，也有相当多的人忌讳得很。

即使有所好，也得注点意———同样在广州一带，还
有一种小吃，叫粉肠，两者容易混淆。
粉肠是中国粤港地区的传统名菜，似乎又分成两

类：一是用猪肉、淀粉等混合后灌入肠衣蒸熟，类似火
腿肠；一是以猪肠为原料制成，类似上海人说的“圈
子”。对于那些“肠过敏”的吃货而言，前者还可接受，
后者只好敬谢不敏了。

肠粉与粉肠当然异趣，好
比“吃紧”和“紧吃”之别（旧有
“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之谓）。

肠粉虽然标榜“肠”，然而
不过是个幌子：打着“猪肠”的名义，做着与“猪肠”不相
干的事情。这里的“肠”，是“像猪肠子那样”的意思；这
里的“粉”，自然也不是“面粉”的粉、“涂脂抹粉”的粉，
特指把大米碾碎至粉状并加工成食品。东汉刘熙《释
名》曰：“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说得够清楚了。
肠粉看上去像什么？吃过的人，可以飘过；没有吃

过的人，我给出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用像豆制品
柜台卖出的粉皮那样的材料，里面裹入各色馅料，然后
不是油氽而是用蒸的方法做出来的“春卷”。太拗口了
不是？我也是被逼无奈，走投无路，理不屈而词已穷啊。
但据说，当年客家人祖先南迁之后，因南方不种小

麦，没有面粉，春卷皮就做不成，他们就采用大米磨粉
制成皮子。从此，肠粉代替了春卷。
看，还真有人给我那蹩脚的比喻作背书哩！
许多人可能对肠粉的皮子为什么是透明的感到好

奇。这其实是一种技巧：米浆里掺进一定量的澄粉（生
淀粉）而已。小小的脑子开窍，令人感到成功来得太快。

肠粉的皮，老广有许多的讲究，什么“窝篮式”（米
浆摊在竹匾上蒸）、“布拉式”（米浆摊在布料上蒸）、“抽
屉式”（米浆摊在木质或铁质的蒸格里蒸）……你要较
真你就输了，它们的区别，真比跳高是跳过 20?米高
的杆儿还是 30?米高的杆儿的差距还小。
肠粉的馅，各式各样，猪肉、牛肉、虾仁、鸡蛋、鱿鱼

丝、绿豆芽、青菜粒……不怕做不出，就怕想不出。
吃肠粉要蘸（浇）作料，酱油、芝麻酱、花生酱，甚至

请来各种汤汁亦可。我因为对花生酱特别偏好，往往不
假思索地锁定了它，除非出现了别一种情况———肠粉
的馅，是用刚出锅的油条或薄脆做的，那得改成生抽加
点麻油侍候。
我最喜欢油条或薄脆做馅的肠粉，外软里脆，外绵

里松，外滑里韧，外白里黄……常常如同看电影看到自
己喜爱的角色安迪从管道里钻出最终逃离肖申克监狱
那一刻，吃得开开心心。
美食家蔡澜先生十分赞赏南国百年老店“泮溪酒

家”的“鸳鸯靓肠粉”，认为它“绝对不是普通肠粉可比，
一边甜一边咸，前者本身比白糖糕更美味，蘸花生酱
吃；后者中间已加了榄角，蘸的是以榄角磨成的酱末，
是点心中的绝品”。好的，我记下了。

广深地区做的肠粉，看上去糊哒哒的，像下烂的馄
饨（恐怕是一味追求皮薄之故），让人视觉感受不太舒
服；上海茶餐馆里的则整齐饱满，精神十足，皮子明显
厚实。撇开对正宗与否的考量，我稍微偏爱“海派”。

肠粉的来头，坊间传
说颇多：源自唐代的慧
能、清代的乾隆，或者有
个厨子怎么不小心阴差
阳错……
信则有，不信则无。你

是吃肠粉，又不是去“群艺
馆”听故事，管他呢！

门 联 马培银

    九十高龄的宋阿婆每年都要找人写
寿联，贴在自家大门低矮枯裂的门楣上。

岁岁月月一年到头褪了色的红纸
上，恭恭敬敬地写着同一句话：姜太公在
此百无禁忌。
今年儿女们出资造

了一栋两层小洋楼，喜
气洋洋地把她接进新房
居住。“别忙！”宋阿婆说，“我叫村里的久
先生帮我拟了副新门联，先贴好，再搬进
住也不迟！”
儿女们围住一看，耀眼的红纸上墨

香扑鼻，流光溢彩：子孙们在此百无禁
忌。众人稍一愣神，便异口同声爆出一个

字：“好！”且一起上前争着要贴，都让宋
阿婆笑呵呵地挡掉了。
她说她要亲自贴。
就贴上去了。

都说耀眼。
都言气派大方。
都笑得很迷人。
这时，众星拱月般

围着宋阿婆转的，是她盼着长大的二十
九个喜上眉梢的“门神儿”。
从此，宋阿婆进进出出都要朝新门

联默默注视一会，心中涌起一阵阵波澜。
她感觉，心房里住进了一个温馨的春天，
子孙们个个出息成最美的报寿使者！

生活在低处
张 猛

    五一长假，
我回到学校，偌
大的校园空荡荡
的。树在长它的
叶子，鸟在唱它

的歌，夏天在各个角落复活壮大。我静静地坐在办公
室，给自己过节。马尔克斯说，“上午在一个荒岛，晚上
在一座大城市。上午，我需要安静；晚上，我得喝点儿
酒，跟至亲好友聊聊天。我总感到，必须跟街头巷尾的
人们保持联系……”是的，灵魂在高处，在远方；生活在
低处，在脚下。在孤独的世界里沉默，在喧嚣的世界里
游走，无论荒岛还是街巷，都是我向往的地方，都喜欢。
晨起去河沿，看打鱼人起网。穿着齐胸的水衩，立

在浑浊的水中，把一段段“地笼”提起又放下。这忽冷忽
热的暮春时节，河水很凉，妻子感叹他生活的艰辛，我猜
想他打鱼的快乐。听到买鱼的召唤，他立刻把自己从河
里拔出来，从我们脚下斜斜地升起，爬上河堤，一张黑
红的脸上还带着泥水，身后背着一大包刚刚捕获的鱼。
鱼装了满满两大盆。一盆大泥鳅，一盆小泥鳅。泥

鳅里还有小鱼小虾小蛤蟆，有的泥鳅已经跑到地上，蜿
蜒而去。我买一斤，他又添了好几条。我好像占了很大
便宜，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想起手机里保存的一张照片。
在一个雨后的街头，慌慌张张的我遇见一个钻进

垃圾箱捡垃圾的老人。我无法看清她的脸，只看到弯曲
成九十度的身体和一条土黄的头巾，执着地弯在那里，
俯身垂首寻找她的生活。我不知道是怎样的境遇让她
如此艰难，但是，能够自食其力，用诚实劳动养活自己，
这样的生命就不卑贱。
曾经在路上，见过等

活的三轮车夫，有的聚在
车边打扑克，有的蜷在车
里睡觉，睡在天空下，梦在
阳光里。“风当佳肴雨当
酒，天作帐篷地作床”，多
么野性的生活，随遇而安，
粗犷放达，只需一个好身
体一副好心肠，难道这不
也是一种坦然的人生吗？

在这个劳动的节日，
还有许许多多人仍在劳
作，比如在土地上耕种的
农民，在露天市场上支起
遮阳伞高声吆喝的卖菜小
贩，以及在题海中沉浮挣
扎的孩子……无论春夏秋
冬，不管风霜雨雪，他们把
岁月从此岸渡到彼岸。在
生活的最低处，把酸甜苦
辣写成了诗，开出了花。

一“带”宗师
陈茂生

    头发飘飘，上身对襟短打、
下着灯笼长裤，身背个绒布长
袋，里面一柄把手缠红绸的竹
剑，若不是捂着口罩拎着手提
音响，真有点像武打片里仗剑
行走天涯的侠客。

在附近几个小区，老李可
是有点名气的一“带”宗师。

早前，每天早上到社区绿
地，摆个弓步上下挥舞竹剑。陆
续有大妈大伯跟其左右，人渐
渐多了老李便委任几个组长，
一组成一排，几排成方阵。在古
筝叮叮咚咚伴奏下有松月含
露、峨眉无量、玉女肃削……颇
有几分古风。而他在边上满脸
认真双目如炬，端着十足“总教

头”范儿。一
面纠正队

员动作，一面向围观路人介绍
习剑能“身轻如燕，鹤发童颜”，
伺机扩充队伍，不忘强调“一人
一剑，间隔距离绝对超过一米
五”。有人说动作漂亮像舞蹈，
便很不高兴地斜眼看人装作没
听见；若说队列整齐剑法威风，
就会高兴地普及一点“剑走轻
灵，刀行厚重”的内行要诀。

到傍晚老李成了练推手的
“宗师”。有些老少爷们每天轮
流与他推来推去，玄妙之处就
在身体不接触而四条胳膊纠缠
一块“打轮”，看似轻柔无为中
彼此制约、刚柔相兼，在无关紧
要的某个节点，在肘、腕、臂等
处突然发力，将对手推个踉跄
后退或扑腾欲跌。更重要的是
在将倒未倒时又轻轻地一把拽

住对方，嘴里还嘟囔“哪能搞
的？有跌打损伤真也担当不
起。”人家也觉得只有这样才舒
松圆活，意趣浓厚。

金木水火土、刀枪剑棍拳；
在小区股票沙龙老李还是独树

一帜的“武术炒股”专家。常听
他口若悬河：武林之中嵩山、武
当各为一派，武当内家拳以静
制动以柔克刚，嵩山少林“该出
手时及时出手”，在股市里活学
活用善于借力，绝对跑赢大盘；
不过炒来炒去从没见他获利丰
盛换房换车的。而更擅长的就

是找机会宣传“生活中的武
术”，譬如套路就有“套路贷”，
那是警察叔叔关注的事情；“套
路深”表明某人富不露财，技不
显高的深藏不露；擅长柴米油
盐就是精通厨房“十八般武
艺”，煎炸焖烤噱得女朋友笑口
常开；生活当中“推手”好像不
大上台面，有点幕后蒙面人的
味道。而那些胡编乱造的“神
剧”更让他咬牙切齿，什么脚踢
炮弹、手抓枪子、酷跑飞檐……
硬生生把历史文化遗产的武术
变成世人嘲讽的“舞术”。当然，
看到要向妇孺逞强的莽汉更恨
不能上前“吃我一推！”

一来二去，熟悉了也就有
点好奇。如今享受生活的喜欢
美食、旅游，丰富阅历的钓鱼、

书 法 、
唱歌等，
练武术不多，何况还是有些冷
僻的“剑”，不晓得耍的是何门
何派？老李意味深长一笑：只要
练得“手眼身法术”，哪个门派
不都是自己摸索创作的？听说
过那句“士兵的刀，将军的剑”
吗？从来没有过啥职务，退休了
就用一片竹剑排遣一生蹉跎，
不承想有百来个老头老太自愿
听候号令。至于练推手就像上
班做生活的辰光，同事之间相
互合作又相互较劲，有时会偷
偷挖个坑看着对手掉下去，真
掉下去了还要想办法把人家拉
起来；练来练去就是练个“屈己
待人，助人为乐”……一番说
辞，顿时对老李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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